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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一个夜晚，在东三环附近某娱乐城的一间镶满镜子的私人包间里，我拜会了这三位包工头。房间里有台大屏幕平板电视，里

面放着轻柔的卡拉OK乐曲。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后，三位包工头，何、翁和姚，匆匆忙忙走进房间。尽管外面酷热难耐，他们看上

去却是神采奕奕，整个房间似乎也一下子靓丽起来：何穿着高档的细条纹套装，翁身着惹眼的褐色斜纹呢，而姚是一身经典的猎人绿。

他们一进来便冲服务员大声嚷嚷，让把音乐换成他们刚刚制作的最新音乐专辑。音乐随即响起,可以说音乐听起来还不赖。为了与他们的

最新单曲“黑奥迪”相匹配，MTV的画面随着包工头们的身影在不停地切换——他们穿梭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边刚刚签了一份合

同；那边又开始寻找下一个施工项目，当然，拍摄地点通常是在高尔夫球场和卡拉OK厅的包间里。影片的画面看起来轻松明快，非常注

意细节的刻画。当影片又一次开始后，何和翁给自己点上了芝华士加绿茶，姚决定这次不喝燕京啤酒了，“本来我只喝本地的酒”，说

这话时手指间的中南海烟差点烧到套装的衣领上。

所在的这家建筑公司赫赫有名，其金字招牌在北京
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他们



蔡：那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姚：那可早了，是我表弟的哥哥的同事的叔叔的弟弟介绍的。他

们当时正在北京找活儿干，小翁家里的阿姨在双子座大厦值

夜班，她表弟的哥哥是大厦的经理，当时我们正在找一批防

弹门，这位阿姨跟我提了一下，就叫他们来把那事儿搞定

了。我们老板司机的儿子当时也在追她女儿。

何：现在已经离婚了。

姚：她现在的情况可比当时好多了。

蔡：那你们彼此很熟悉了，是哪一年？

翁：那会儿我刚做完一个地下隧道的项目，是我接的第二个大项

目，还是在我们给首都机场铺完跑道之后。

何：机场跑道是你们干的？我都不知道。.

翁：反正是铺完跑道之后，在一起怎么也有几年了吧。

蔡：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开始一起工作的？通常情况下，难

道你们不是竞争对手吗？

姚：我们当时同时竞标一个项目，也不知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可

能是缘分吧 。

翁：竞标结束后我们很失落，最终结果是他们把项目给了他妈的

瑞士人。他们完全是剽窃了我们的创意。我当时看上去肯定

非常郁闷，因为会后，他们走到我跟前提议出去喝两杯放松

一下 。

何：我们当时坐在大姚新

买的奥迪上，一起

出去吃了顿饭。吃

饭时我们发现大姚

可是个海量。

翁：就在当天，我看报

道说图派克·沙克 

(Tupac Shakur) 被枪

杀了，他可是我的

偶像啊。 

何：哈哈，他们都喜欢二

锅头和金链扣。

姚：是金链扣，还是尖头

鞋？

何：嗯，应该是尖头鞋。

姚向服务员挥了挥手。

翁：这芝华士，我们可喝

了不少了。

姚：我说什么来着，只喝

本地的酒?

翁：等一下，我忘了一样

东西。

翁在她的男包里翻了一会儿，结果什么都没有。

姚叫了一瓶小二，她想了想，又要了一小碟辣椒。

蔡：你们平时包里装的是什么？

翁：除了小二，还有中南海、几沓钱、手机，奥迪的备用钥匙，

司机经常就没影儿了，还有几份合同，对了，还有面巾纸。

姚：一些报纸、几个身份证——有些真的，有些假的，香烟、三

部手机、打火机、口红、一沓现金。

何：我包里什么都不装，包在任何时候只是我的一个装饰品，带

上这个包，别人就会认为我有钱有势。事实上包就一个地位

的象征。

翁：你是妒嫉吧，因为我们带着钱。



何：我不用带钱，因为你会帮我埋单的。

（他们放声大笑）。

蔡：谁给了你们灵感，你们受了谁的影响？

何：潘石屹、艾未未、迪克·切尼、哈里伯顿、柏克德、詹尼 

·范思哲、吹牛老爹。

姚：比尔·盖茨、邓小平，当然还有唐纳德·特朗普。

翁：我更关注大众的反映，像我们这样的大款现在有的是。我们

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有钱人，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

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和我们的观众，也就是我们

的客户拉近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支乐队，我们

这么做是为了那些观众和那些粉丝。我比较喜欢那些寡言少

语，看着较傻的客户，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是，是他们

给了我灵感。

蔡：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你们有何设想？

姚：我们强调的是担负着建设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历史使命，中国

不仅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自信心也在不断增强，这个国家

有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我们发明过火药和安全别针。

何：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我们希望在城市的

超速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代表

中国的经济，我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没有我们

中国不会进步。

姚：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充满挑战，就正在建设和已完工的项目而

言，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们逐步实现了人民

的希望和建设新中国的梦想。

翁：说到梦想和灵感，你如果开车在北京转一转，就会发现所有

的楼盘都叫什么这个城堡那个城堡，还有棕榈泉，或者是

MOMA，这些都是我们的作品，我们给自己的工程贴上时尚

的标签，谁不愿意住在MOMA，或者有自己的一座城堡呢？

这一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我觉得这也是城市美感的有力体

现，我们承接建筑合同，从农村雇佣民工，建起无数的项目

楼盘，而这些工人却只能在梦中住在里面。这所有的一切都

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

何：我们正在调和作品里不同层面的含义。

蔡：这是很有争议的，你们对劳动和成果的表达。

姚：我们定的目标是很现实的。

翁：也许现在你觉得荒诞，但离开这间屋子，你去看吧，停车场

里有四个小伙子在卖盗版DVD，十元一张。在思考盗版这个

问题的时候，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人们要么在街上谋生，

要么像我一样成为路边买东西的消费者，我不以买盗版为

耻。随时我都可以去好莱坞度假，但是没有任何事儿能阻止

我去买便宜的东西。

姚：好莱坞买不到二锅头的。

蔡：你们认为听众会如何理解你们的作品？

姚：我们所从事的建筑行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这也是对

我们音乐的一个隐喻：那种温暖的、受保护的和彼此帮助的

感觉。人们在我们的作品里生活、工作、睡觉、赚钱、养

家，所以我说，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我们有着

一种共生的关系，我们彼此依靠。这就像一个小伙子干着回

收酒瓶的工作，但他欣赏那些喝啤酒、给他提供谋生机会的



人们吗？或者他只是依靠他们赚钱，而他们则依靠他带来更

多的啤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乐队，你可能会说我们的听众是

一些十分热情而且聪明的人，他们不仅欣赏我们的音乐，而

且同样理解了我们，理解了我们所起的作用，他们会怀着满

腔热情，希望有朝一日变得和我们一样。

蔡：说一下你们的转折点吧。

翁：加入这个组合然后开始创作。

姚：我不把它看作是转折点，因为这样好像我们之前不太成功， 

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转换和改变当中，没有什么转折点？

一直就是一片坦途。

何：当我的合同突破七位数的时候。

蔡：你们有时间玩音乐吗？

姚：时间不是拥有的。音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处在谈

生意和玩音乐之间，有时两样混到一块儿了，索性一起搞

定。小翁有时一边签合同一边哼上两句，这不奇怪。

何：一切想明白了，过程就变得很简单了，这也是我们的音乐风

格。在工地做事时你可能有些想法，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资源

的同时也把微观经济的动力注入到具体制作当中。娱乐的过

程中有时灵感迸发，创作和消遣合为一体毫不费力。这实际

上很接近禅宗。

翁：适应环境，事情会变得更积极。

蔡：能解释一下你们特有的工作程序吗？

翁：我们一般先巡视工地，陪客户考查，从竟争对手那里谋取信

息，有时也猎取其它公司的建筑师到我们这里来，请政府官

员吃饭，召集全国的供应商。我们把目标定得很高很远， 

我们在发掘一切的可能。我们从来都是不择手段。

何：如何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工程开始时都有很多想法，但需

要找到直达目的方法以便掌控全局。只要你在表达上有说服

力，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蔡：不管是乐队组合还是包工头事业，你们如何对待如此成功？

翁：很过瘾！能和有才气的人在一起，太享受了！

何：我一直认为这是命中注定，我们的组合太有意义了。我们的

工作方式，每天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周旋，我们已经成为了一

个整体。

姚：做乐队和包工头搭配得很自然。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我们

的建筑事业和乐队之所以都这么成功一点也不奇怪，事业成

功的人也一定都喜欢听音乐。 

蔡：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翁：Look good or die trying 。

蔡：你们的裁缝一定很崇拜你们。这西装挺帅的！

翁：可以安排给你做一套，有时我们也做服装生意。工地上很多

工人都穿着我们的西装干活儿，他们穿上西装的感觉就好比

小时候上了光荣榜。我们这么打扮是因为穿西装能反映出我

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你在北京呆久了就会欣赏我们这个

想法的，我们在重新定义都市的时尚与性感！我自己有不下

二十套西装，西装既合身又舒服。休闲装我也试过，穿着一

点感觉都没有。

蔡：你们最喜欢用什么颜色？

姚：我觉得绿色和红色比较顺眼。



对于国内歌迷来说《Music For 

Buying Art》来的正是时候。强烈的

电子风格融入了优美的美声男中音，

加上建筑工地现场录音的伴奏，专

辑渗透着浓厚的现代城市气息。唯独

可惜的是几首单曲里过重的中英俚

语会让人措手不及。在2006年的专辑

《Music For Buying Art》在网上被下

载超过120万次后，包工头乐队并没

有歇下来，他们的下一张专辑将会在

2008年底亮相。

	 	 ——姚假山

包工头乐队

何：我喜欢金的 。

蔡：你们还有业余时间吗？

姚：空余时间我打高尔夫球和看车展。

何：我有空余的时间人也闲不下来，总是在考虑我们的目标背

后是否需要有个整体规划。打高尔夫球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去认真的想一想这个问题，我常常会想“人们到底需要什

么?”好几次我打到第十洞时就恍然大悟了。

蔡：你们怎么娱乐？

翁：打高尔夫和看车展也算是娱乐啊。

何：做什么事都可以找乐，好玩的东西都具有挑战性，敢于面

对挑战，克服困难才过瘾。有一点脑充血的感觉，也有一

点禅宗。

蔡：你们的员工看过你们的表演吗？

姚：我们的开会其实就是演出，当然开会算是给公司员工的义演。

翁：我们搞的是即兴发挥，从不背讲稿，尽情展现出新时代包工

头的独特个性。

何：我们在会上汇报工作中的每一步进展；与大家分享一些成功

的点子和个案，这也是一个激励员工的好办法，表面上让他

们感觉可以参与意见，但其实这些人什么都改变不了。

姚：包工头的生活方式虽然很忙，但每天充满了挑战，希望所有

来看我们演出的观众和员工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翁：有时侯会议开到讨论的阶段，现场会变的异常热烈。我记

得我们首演时有人是买黄牛票混进来的，后来都动起手

了。现在我们开设了电子票的业务，就怕再出这种事儿。

也有人在现场要求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很重

视这类问题的 。

蔡：你们有没有巡回演出的计划？考虑出国吗？

姚：我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分不开了，出国不是我的人生目标。 

虽然利用国际舞台来搞一下也无妨，但我们担心外国人能不

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现在哪儿都不去，北京就是

我们生活和创作的源泉。

何：没有必要走出去，世界会到我们这儿来的。其实我们出过

国，当时我们可以说是国家的形象大使，满世界考察，酒

店，会所，商业中心，桑拿，赌场，看多了就那么回事！

蔡：能具体说一说你们希望乐队组合能弥补包工头们所做不到的

东西？

何：我们要认真地树立自身形象。公众对我们的看法有时比较扭

曲，比如说我们借钱不还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可其实这是

一种误解，我们在社会里提供着改变现实的契机，将梦想与

现实连接缠绕在一起，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影响周围

的一切，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管是通过建筑还是音乐，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翁：我们就是要社会重新定义我们，音乐可以包容一切。

姚：一滴雨水引起一池涟漪。我们的这种组合方式使我们可以从

更高的层面，从社会理念上去进一步实现自我的价值。想法

很令人激动，但工作量却是异常的庞大。这样的组合方式也

可以看成是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对话。

翁：一天到晚签不完的合同，忙到最后我就特想放声高唱。

Music For Buying Art



蔡：你们想过观众会被触怒吗？

翁：你是说我们唱歌的事？唱歌是我们表演的一

部分。

蔡：我的意思是观众会以为你们在嘲笑他们。

何：为什么嘲笑他们？我们这么努力的来改善他们的

生活，我们在帮助他们，我们在互相帮助。

蔡：听说你们的乐队也有网站？

(姚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包工头的网站和myspace)

姚：www.thecontractors.cn.我们新加入了www.

myspace.com/the_contractors。YouTube上也有

我们的MTV。我们在寻求新的网络合作伙伴。听

说在国外myspace很牛，我们的目地是尝试在网

上发行音乐和MTV，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一些

上档次的人。

翁：如果百度和谷歌有兴趣为我们做，我们也会考

虑。哎，百度的员工穿西服吗？

蔡：你认为你们的音乐会激发更多人当包工头吗？

何：希望如此。我恨不得一个晚上蹦出上千个包工

头，慢着，事实上不止一千个，很可能上千万

个！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音乐，让包工头成为一

个引领时代潮流的职业。

蔡：包工头的工作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地方？

何：渠道，现在有多种渠道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城市的

所有资源， 然后推动这些人力物力去建设一个

新的城市和一个新的国家。现在我们的专业是搞

建筑，未来 我们会开发出更多的渠道，在社会

资源和希望面前，我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去运作和供应这个国家发展所需的一切，我们不

是在把脉，我们是城市的脉搏。

蔡：好像是一句歌词！

翁：是啊，“我们不是在把脉，我们是城市的脉

搏”。听过我们的单曲“黑奥迪”吗？四月底就

准备出了。

何：我们该去庆祝一下啊。 

姚：老地方，走吧。

（走出包间时，翁转过身，我们靠的很近）

翁：来北京这么久了，一来就被这里的一切吸引了，

我们热爱这个城市也想为她贡献自己的所有能

量。我们清楚自己的信念，这个城市就吸引我们

这样的人，我们是新北京人，说不定前世我们真

是北京人。

说完转身放声大笑。


